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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事
翻
散
曲
，
被
兩
首
小
令
吸
引
，
好
似
山
泉

撲
面
，
清
冽
透
明
無
雜
質
。
且
看
兩
位
直
來
直
去

的
少
女
自
書
裡
走
出
，
將
心
事
堆
成
字
兒
一
股
腦

倒
出
。

一
位
女
孩
在
呂
止
庵
︵
仙
呂
︶︽
醉
扶
歸
︾
裡
嗔

道
：
有
意
同
成
就
，
無
意
大
家
休
。
幾
度
相
思
幾

度
愁
。
風
月
虛
遙
授
。
你
若
肯
時
肯
不
肯
時
罷

手
，
休
把
人
空
迤
逗
。
小
令
純
口
語
化
，
情
感
卻

真
切
，
性
情
直
率
的
少
女
，
直
訴
情
郎
反
覆
無

常
，
無
一
絲
一
毫
的
忸
怩
作
態
。

另
一
位
的
幽
怨
被
無
名
氏
︵
仙
呂
︶︽
寄
生
草
︾

記
錄
下
來
：
有
幾
句
知
心
話
，
本
待
要
訴
與
他
。

對
神
前
剪
下
青
絲
發
，
背
爺
娘
暗
約
在
湖
山
下
。

冷
清
清
濕
透
凌
波
襪
，
恰
相
逢
和
我
意
兒
差
。
不

剌
，
你
不
來
時
還
我
香
羅
帕
。
約
會
未
遇
，
姑
娘

心
生
不
滿
。
香
羅
帕
該
是
定
情
之
物
，
或
許
還
繡

了
雙
鴛
鴦
與
並
蒂
蓮
，
密
密
針
線
密
密
情
，
這
呆

子
卻
不
珍
惜
。
想
來
見
㠥
時
，
對
方
必
是
陪
了
萬

分
小
心
，
直
把
少
女
逗
開
心
才
算
吧
。

這
樣
心
直
口
快
，
熱
烈
真
誠
的
女
子
實
在
可

喜
，
不
拖
泥
帶
水
，
不
藏
㠥
掖
㠥
，
不
虛
偽
不
做

作
，
無
羈
無
絆
，
無
雙
臉
淚
，
無
九
迴
腸
，
自
然

而
然
地
說
出
心
中
所
想
，
表
達
上
爽
朗
大
氣
，
情

感
卻
不
輸
細
膩
深
情
。

︽
詩
經
︾
中
也
有
類
似
篇
章
。
︽
鄭
風
．
山
有

扶
蘇
︾
：
山
有
扶
蘇
，
隰
有
荷
華
。
不
見
子
都
，

乃
見
狂
且
。
姑
娘
說
，
我
真
倒
霉
，
沒
有
見
到
子

都
這
樣
的
美
男
子
，
倒
見
到
了
你
個
瘋
癲
大
傻

瓜
。
女
子
與
愛
人
賭
氣
罵
他
，
但
即
使
是
罵
，
也

是
親
暱
的
俏
罵
。
接
下
來
的
︽
鄭
風
．
褰
裳
︾
更

好
看
：
子
惠
思
我
，
褰
裳
涉
溱
。
子
不
我
思
，
豈

無
他
人
？
狂
童
之
狂
也
且
！
你
要
是
想
我
就
提
起

衣
裳
過
溱
河
，
你
若
變
心
，
難
道
就
沒
有
多
情
的

人
想
我
嗎
？
你
這
傻
小
子
真
傻
啊
！
隔
㠥
文
字
，

在
心
中
百
般
描
摹
她
薄
怒
的
模
樣
，
是
怎
樣
的
乾

脆
潑
辣
。
兩
千
五
百
年
前
的
熱
戀
相
思
，
吵
架
拌

嘴
，
現
在
看
來
非
常
真
實
，
就
像
發
生
在
身
邊
的

平
常
小
事
，
透
㠥
濃
濃
的
人
間
煙
火
氣
息
。

評
劇
︽
花
為
媒
︾
中
的
張
五
可
，
是
一
個
敢
愛

敢
恨
又
大
度
的
女
子
。
王
俊
卿
拒
婚
時
說
她
﹁
心

不
靈
，
手
不
巧
，
貌
醜
無
才
，
身
段
不
苗
條
﹂，
王

俊
卿
表
弟
賈
俊
英
於
花
園
內
代
其
相
親
，
張
五
可

借
花
洩
憤
罵
書
生
，
又
對
賈
一
見
鍾
情
，
以
花
為

媒
定
終
身
。
﹁
闖
洞
房
﹂
唱
段
，
五
可
原
本
興
師

問
罪
，
但
看
李
月
娥
品
貌
不
凡
，
瞬
間
從
心
裡
喜

愛
，
﹁
好
一
個
俊
俏
的
女
子
啊
。
﹂
從
頭
到
腳
誇

了
一
通
，
﹁⋯

⋯

巧
娘
生
的
這
位
俏
丫
頭
，
巧
手

難
描
，
畫
又
畫
不
就
，
生
來
的
俏
，
行
動
風
流

⋯
⋯

猜
不
透
這
個
好
姑
娘
是
幾
世
修
，
美
天
仙

還
要
比
她
醜
，
嫦
娥
見
她
也
害
羞
，
年
輕
的
人

愛
不
夠⋯

⋯

﹂
呀
！
真
是
可
愛
極
了
。

山
有
千
般
面
貌
，
水
有
萬
種
形
容
，
皆
具
自
然

之
妙
。
向
來
人
們
心
目
中
的
女
子
形
象
以
溫
婉
和

靜
為
美
，
然
隨
性
爽
真
的
女
子
亦
令
人
欣
賞
，
快

人
快
語
，
性
情
本
真
，
接
地
氣
，
有
煙
火
氣
，
像

山
澗
的
水
，
山
谷
的
花
，
山
頂
的
雲
，
清
新
自

然
，
活
潑
潑
的
，
散
發
出
另
一
種
女
兒
風
韻
，
令

人
過
目
難
忘
。

說
到
這
樣
的
女
兒
，
不
能
不
提
史
湘
雲
，
為
人

﹁
英
豪
闊
大
寬
宏
量
﹂，
一
向
風
風
火
火
，
一
出
場

便
﹁
大
說
大
笑
﹂
的
，
她
不
拘
小
節
，
愛
憎
分

明
。
林
姑
娘
的
小
性
兒
人
皆
避
之
，
寶
玉
更
是
百

倍
呵
護
，
惟
有
她
敢
譏
笑
打
趣
，
想
到
甚
麼
說
甚

麼
，
之
後
才
知
道
衝
撞
得
罪
了
人
，
也
會
賭
氣
拾

起
包
袱
就
走
，
說
些
看
別
人
的
眼
睛
鼻
子
甚
麼
意

思
的
話
。
大
觀
園
裡
她
不
是
長
住
者
，
有
時
與
黛

玉
同
宿
有
時
歇
在
寶
釵
那
邊
，
她
是
園
子
裡
的
清

風
，
風
過
處
，
處
處
生
機
。

雪
天
烤
鹿
肉
一
節
寫
活
了
湘
雲
，
一
邊
吃
一
邊

說
若
不
是
這
鹿
肉
，
今
兒
斷
不
能
做
詩
。
又
招
呼

寶
琴
，
傻
子
，
過
來
嘗
嘗
。
又
譏
笑
黛
玉
她
們
假

清
高
最
可
厭
，
這
會
子
腥
膻
，
大
吃
大
嚼
，
回
來

卻
是
錦
心
繡
口
。
口
無
遮
攔
，
心
無
城
府
，
詩
才

卻
不
遜
釵
黛
，
果
然
，
即
景
爭
聯
，
她
的
詩
句
最

多
，
看
她
笑
寶
玉
﹁
你
快
下
去
，
你
不
中
用
，
倒

耽
擱
了
我
﹂
時
，
尤
為
有
趣
，
歡
鬧
場
景
令
書
外

人
沉
醉
不
已
。
嘆
曹
公
妙
筆
，
筆
下
生
花
，
於
花

之
千
姿
百
態
裡
，
開
出
這
樣
一
位
亦
俗
亦
雅
、
嬌

憨
淘
氣
、
帶
有
煙
火
氣
息
的
雲
姑
娘
。

究竟是哪年哪月
開始認知魯迅先生
的？人到中年，即
使打開記憶的閘
門，也難以找到確
切的答案。這個問
題，由內地的中學
語文教材不斷刪除
魯迅的作品而引
發，在我心裡盤桓
了好些時日。但仔
細回想，具體的時
段雖不可考，初始
的過程還是有跡可
尋的。
肯定是孩提，去

虹口公園（後改名
「魯迅公園」） 玩
的時候，第一次見
到這位老爺爺的塑
像：他高高地坐在
籐椅上，面容安
詳，凝視前方，森
森柏樹環繞，萋萋
芳草映襯，形成肅
穆冷寂的氛圍。灰
黑色的塑像後方是
墓地，一面高大的
墓牆，鐫刻㠥毛澤

東手書的貼金大字「魯迅先生之墓」，下方
是安放靈柩的墓穴，以花崗石板覆蓋。倘
若從不遠處的兒童遊樂場來到這裡，此前
的歡樂立刻消散得無影無蹤，剩下的唯有
緘默，加上一點點惶恐和好奇。
一個供人遊玩的公園，為何闢出一角作

為魯迅的墓地？記得大人告訴我，這位大
文豪生前就住在附近，常到這個公園散
步、思考，所以他的靈柩遷葬於此。我入
讀小學後，去公園祭掃魯迅墓，成為一年
一度的例行活動。
魯迅住在公園附近的史事，給我的童年

生活平添了不少興味，因為我家那時在溧
陽路，離公園也不遠。一個周日，父母親
領㠥姐姐和我出門，走到四川北路，先去
虹口公園正門近旁的甜愛路，到千愛里轉
了一圈。原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父母在
那裡住過，是機關提供的住房。到一戶門
前指認了舊居後，好像是父親說，魯迅也
在千愛里住過。出了弄口，沿㠥山陰路一
直走，不遠處左拐是大陸新村，進到其中
一條短弄堂，就見有家門口掛㠥長條木
匾，刻有「魯迅故居」四個大字。那天鐵
門關㠥，不對外開放，從外面看裡頭有個
小天井，台階上去應是客堂間，臥室在二
樓。儘管沒能入室參觀，卻給我留下了朦
朧的印象：這裡是魯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
九日病逝之處。以後讀到有關他在家中接
待客人或伏案寫作的描述，腦子裡便浮現
出那個神聖而未目睹的客堂間。稍長之
後，又聽聞溧陽路某處有個魯迅的秘密藏
書室，他在反動統治者的白色恐怖下，常
常夜闌人靜時去那裡讀書、寫作。巧得
很，姐姐有個中學同學就住在那棟房子，
藏書室在二樓，那同學住三樓，而其母親

又是他們的數學老師，所以姐姐去過那房
子。一切的一切，讓我覺得魯迅好像就在
身旁不遠處，從空氣中都可以嗅到他的氣
味。其實時處「文化大革命」，紀念、學習
和宣傳魯迅，是籠罩在每個人頭上的政治
氣候。
真正從文字上結識魯迅，大約是小學

三、四年級，始於語文課本上的《一件小
事》。該文不長，內容淺顯，魯迅用第一人
稱，說乘坐人力車途中，有個身穿破衣的
老婦人突然從路邊碰上車把倒地，車伕立
刻停下，扶她起身立定。「我」料定老婦
人沒有受傷，也沒有別人看見，怪車伕多
事，但他卻毫不躊躇，攙㠥
她一步步走向巡警分所。此
時，「我」突然覺得車伕滿
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
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
而且對於「我」漸漸幾乎變
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
搾出皮袍下面藏㠥的『小』
來」。當「我」掏出一大把銅
元讓巡警轉交車伕後，想到
「這一大把銅元又是甚麼意
思，獎他麼？我還能裁判車
伕麼？我不能回答自己」。文
末說：「幾年來的文治武
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
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
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
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
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
我自新，並增長我的勇氣和
希望。」
這個千字左右的超短篇，

最初發表於一九一九年十二
月一日，是魯迅為北京《晨
報．周年紀念增刊》而撰
寫。語文老師教這一課時，
講解透徹，還佈置大家寫了
感想。通過如何對待跌倒在
地的老嫗，魯迅描述了有文
化的小職員與車伕的兩種不
同想法及境界，從道義上針
砭了前者的渺小，頌揚了後
者的高尚。即使放在今天

看，其教化作用也沒有消失，甚而有
切中社會時弊之力。
進入中學，語文課本載有更多的魯

迅作品，不光是小說，還有雜文、散
文詩。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期，讀過
陸續出版的魯迅小說選、雜文選、散
文詩歌選，才對這位「偉大的文學
家、思想家、革命家」有了更多的認
識。不過，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魯迅
被供上神壇，從批判胡適、批判胡
風，到開展文化大革命、批判林彪和
孔子，直至反擊「右傾」翻案，幾乎
無役不與，都被用作「批判的武
器」，可能令人生畏和反感。其實，
這不應該歸咎於早已過世的魯迅本
人。當魯迅從「神」還原為「人」之
後，語文教材何以反而容不下其作品
的一席之地？

改革開放後文禁漸除，周作人的著述也
重見天日，我讀後深感其博識、才情和筆
力不在乃兄之下。但苦茶庵裡的知堂老
人，是決計寫不出也不會寫《一件小事》
的，從其幾百萬字隨筆小品札記裡，不可
能讀到這種真誠感知普通勞動者的文字。
我以為，在這個貧與富、民與官、賤與貴
隔膜日深的時代，語文教材中存有《一件
小事》這樣的課文，讓那些擁有富商、高
官或歌唱家一類父母的孩童，盡早了解和
體悟底層勞動群體的困頓和情操，對良善
和正直的品德乃至愛心的培育是不會毫無
助益的。

一九八四年，我讀小學四年級。在作文
中，我寫道：「兔子有一雙紅寶石一樣的
眼睛，有㠥特別的三瓣嘴。牠渾身雪白，
喜歡在田野裡做遊戲。兔子渾身都是寶，
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用來做手套⋯⋯」
多年以後，當我翻看其他孩子的作文，我
發現，在圍繞兔子寫一段話這件事上，三
十年來，大家的水平差不多。
兔子是大地上的精靈。在春天或者秋冬

時節，兔子像一道閃電，迅速地劃過華北
平原的大地。在玉米或者花生等作物的深
處，兔子建築了自己的王國，並在那裡稱
王稱霸。牠們有眾多的天敵，每天還要迴
避人類獵槍的突襲。但是，時至今日，牠
們仍然沒有從大地上消失。牠們有㠥極強
的生殖能力，有一雙擅長奔跑的腿。憑這
兩點，牠們得以保存自己的族類。在早晨
或者傍晚，當我走在田間地頭，看炊煙裊
裊升上天空，不經意間，就能發現一團黃
褐色的影子在原野上移動，並瞬間消逝。
我知道，那是大地上勤奮的丈量者在丈量
最新的田畝尺寸。
與盛夏不同，秋天是野兔疲於奔命的時

節。這時候草長馬肥，正是圍繞野兔展開
圍剿與反圍剿的艱難時刻。為了生存，野
兔們營造更為複雜的營盤。牠們是天生的
地道開掘者，面對人類橛頭、鐵掀、土槍
甚至是水灌與煙熏的殘酷手段，兔子們冷
靜地設計了幾近完美的地道，展開艱苦而
卓絕的「地道戰」。牠們機敏而冷靜，且
不缺乏理性。牠們守在地道的深處，安靜
地等待㠥人類以及其它天敵計窮的那一時
刻。我無法想像，當一隻兔子發現人類終
於邁㠥沉重的步子返回自己的小窩且一無
所獲時，內心會是何等的愉悅！我只是感
覺，這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快樂實在讓人
心驚膽寒。
但兔子似乎並非如此。這卑微的族類，

在每一個早晨，都會按部就班地從草叢中
探出頭來。迎㠥熹微的日光，牠們晃動長
長的耳朵，似乎在計算屬於自己的快樂。
我因此覺得，每一隻兔子都是天生的抑鬱
症的消除者。牠們偶爾也會
搞出一些昏招，在瘋狂奔跑
時會一頭撞到樹樁上讓人拾
了便宜，並進而成為教科書
上的笑料。但是，這種失誤
畢竟是極少數的。更多的時
候，兔子們在草棵或者玉米
地裡安靜地埋伏，看㠥地頭
上大樹邊等㠥有兔子一頭撞
死的傻小子發出哧哧的譏
笑。
在我的家鄉，兔子是有靈

性的動物。在傳說裡，牠是
個艷福不淺的傢伙，一天到
晚陪㠥美女熬煉藥材。牠通
體潔白，有如美玉。手裡緊

緊握㠥玉杵，在中藥房裡煉製長生不死的
成藥。在我的家鄉，兔子因為尾巴短而被
人嘲笑。但同時，牠也是有魔力的生靈。
如果孕婦在路上遇到兔子，並且那傢伙直
立起身子作揖的話，腹中的胎兒來到世
間，沒準就會有一張兔唇的嘴。所以，兔
子也並不總是一個讓人喜歡的傢伙。
兔子有自己的活動方式。和狐狸與狼一

樣，兔子的行蹤雖然詭秘，卻也有自己獨
特的規律。牠喜歡兜圈子，就像蒙古人跑
馬圈地一樣，喜歡在平原上劃分自己的勢
力範圍。關於這種習性，我們實在無法說
得清楚，牠這麼做究竟是一種生存的需
要，還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
我的一個長輩，喜歡扛㠥槍打野兔和野

雞。他擅長分辨野兔的蹤跡，在秋冬時
節，當大地蒙上一層寒冷的霜雪，他扛㠥
家傳的土槍走遍附近的大小村落。在野地
裡，他曾經獵獲過不下上千隻兔子。在一
九七零到一九八零年代，曾是一個不朽的
傳奇。但，這個神槍手，很偶然地終結了
自己的圍獵生涯。
那年的深秋，獵人扛起土槍，在地裡進

行王者一般的巡遊。他從口袋裡掏出大把
的鐵砂子，將其裝進了槍膛。之後，他打
開保險，壓上打火用的火藥「炮子」，開
始了又一次出獵的行蹤。
那天早晨，在秋後的田野裡，獵人再次

瞇縫起眼睛，發現北方的荒野裡有一團黃
褐色的影子。職業的習慣唆使他按照直覺
開了一槍。槍響以後，他帶㠥獵狗奔跑了
很久，卻發現出現在面前的是一個癱在地
上的老太太。老太太並沒有中槍，她只是
被驚嚇了一下。而我們的獵手從此中止了
遊獵生涯。他說，任何事情都是有始有終
的，自己的屠戮生涯應該就此結束。——
這，究竟出於某種神秘力量的暗示，還是
獵人與兔子之間的契約？我們不得而知。
半年後，政府號召民間把獵槍上繳起

來。我的這位長輩，出人意料地第一個交
出了長長的土槍。
這，是關於野兔的又一個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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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CASH）剛於上周公佈
本年度入圍「最佳歌詞」的五強名單，包括周耀輝
〈囂張〉、林一峰〈時間囊〉、藍奕邦〈為執㠥乾
杯〉、翁慧韻〈驚動創造〉等。五強中敝欄談過最
前面的兩首，即〈囂張〉和〈時間囊〉。最有趣
的，其實不是本屆入圍五強水平參差得嚇人，而是
其中較醒目的作品，都不屬傳統的「大路情歌」。
也讓我注意到，除了黃耀明陳奕迅麥浚龍，盧凱彤
近年似乎成了詞人最願意投放「實驗詞」的歌手。
老搭檔周耀輝以外，這一年還有林夕。較早前林盧
合作的〈燈下黑〉，用「光影」「明暗」的複雜黏連
談情人之間的矛盾關係，最近發表的〈圓滑〉更貫
串「圓」的意象，談感情中的互相傷害、互相扭
曲，冷峻動人──
「不屈不撓想跟你合抱 但硬直樑脊快將折斷 不

偏不倚想親你右耳 但若被輪廓刮損 如何能圓我這

偉大素願 隨緣滑過眉頭額角 沿㠥你弧度去迎合你

我沒頭沒尾如像氣球習慣沉住氣 我又甜又美 不過

又討厭自己那樣油膩 最後圓潤到　難辨我們是我

還是你 最後圓滑到 無視我存在也無礙你 企亦無力

企手太滑想抱住的跌落何地」

〈圓滑〉第一句已捉住我耳朵：「不屈不撓」，
好像從來也沒人用來描繪擁抱的困難？原來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弧度」。因此，「不屈不撓」、「硬直
樑脊」不幸成了與人相處的障礙，硬要把兩個硬頸
倔強的人放在一起，「快將折斷」「輪廓刮損」大
概是命數。如果為了一圓素願，乾脆磨平一切稜
角，換作「圓滑隨行」又如何？還不是「沒頭沒
尾」、「又甜又美」、「企亦無力企」、「難辨我們
是我還是你」。於是，女主人公陷入了兩難，相
愛，慢慢從互相傷害到苦苦遷就。
〈圓滑〉首段調動了「圓」一字的種種可能。

現代漢語中，「圓」是名詞也是動詞。換句話
說，「圓」指形狀，也有圓融、償願的意動用
法。詞中當然也少不了「圓滑」與「圓潤」的形
容詞用法。〈圓滑〉第一部分末段甚至滑稽地談
到，太遷就對方「弧度」，結果只落得「企亦無力

企手太滑 想抱住的 跌落何地」的下場。最令人難
以釋懷的，自是「我又甜又美 不過又討厭自己那
樣油膩」。「油膩」是食物給味蕾口腔的感覺，也
是物料的手感；「油」則是過剩、「膩」更是生
厭的心理感覺。如果「圓滑」原指一種處世手
腕，那麼，在〈圓滑〉中反倒輸了自己。〈圓滑〉
第二部分自有分教──
「指尖不修剪彷似利器 纏綿時稜角擦傷面皮 芳

心不扭曲只襯自己 如維持樑脊挺起 如何能陪你去

笑臉 嬉皮 能圓滑過便容易過 承受你能令我成大器

要沒頭沒尾忘掉我從未對誰服氣 要又甜又美 只要

別討厭自己那樣油膩 要是圓熟到　難辨我們是我

還是你 要是圓滑到 停在哪兒在哪兒漏氣 企亦無力

企想我亦不再認得喜歡過的你即使愛到死」

〈圓滑〉第二部分繼續由刺傷、刺痛開始，「利
器」和「稜角」依然是元兇。可是，女主人公開始
想要不執㠥於相戀，「芳心不扭曲只襯自己」可以
嗎？沉得住氣承受你或許「能令我成大器」，但這
想的「大器」值得不惜一切去「成」嗎？最後，
〈圓滑〉的反省非常有力，這樣下去，即使愛到水
到渠成、即使舉案齊眉，心已盲，自我的淪喪，終
於「想我亦不再認得喜歡過的你」。
說到底，我是一心一意認定〈圓滑〉是〈燈下黑〉

的姐妹作。〈燈下黑〉的「如此磊落 剩餘我軀殼
看燈下被遙控的陰影 不肯脫落」，其實很莊子，如
同莊子〈齊物論〉中「罔兩問景」的故事，所謂
「罔兩」就是「影之影」──

當影子動時，影之影亦被牽動，所以影之影對影
子抗議：「你行止不定，起坐無常，怎麼這樣沒有
獨立的操守呢？」影子回答道：「你不能怪我啊，
我是有所待（所待，指形）才如此做的（如影隨
形）。」原來形止，影亦止，影之影也跟㠥停下
來，影子又道：「但你也不能怪他，我所待的那個
（指形），他也有所待。」影子不能作主，所以叫如
影隨形，而形體也不能作主，所以是「形與影競
走」，人間複雜的人際關係，就像追逐影子。我們
都是別人的影子，叫罔兩。

■圖／文：張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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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 網上圖片

■電視劇中的史湘雲。 網上圖片

圓 滑

■野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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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話 詩 說

近日環保部公佈了第三季度內地十大空氣污染嚴

重的城市，河北省佔了七個，燕趙大地成了「煙罩」

大地。有網友說大家還是帶上防毒面具吧。




